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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父亲一起看戏
文/黄艳梅

霜草河
文/谢恩玉

我凭着能打算盘会记账这点本

事，捞了个铁饭碗，在县粮食局采购
运输处找到一个当见习会计的差

事。我只管日用杂支的报销账目。这

个差事好办，把每天的零星杂支账

登记好，把每一笔账的发票贴在纸

上，有凭有证，核准报销就行了。

但是过了几天，我们处的一位
科长出差回来了，他把一叠单据丢

在我的桌上，说：“给我报销了。”说

罢大大咧咧地走了。

我赶忙把他支取的旅费和单

据核对一下，发现有的单据明显
做了涂改，而且也还凑不够数目

字。于是拿去找老会计研究，他

说：“照报就是了！”

我说：“上级查出来了呢？”

他笑一笑：“他们自己一天做假

账还搞不赢，哪里有闲心来一张一
张地查对你的单据？”

但是我还坚持：“单据不够，这

账不好做嘛。”

老会计说：“单据不够，你不晓
得自己做呀！”

从此，我不仅从老会计那里学

到许多人情世故，还从他那里学到

许多最新的做账技术。从此我就为
当一个合格的会计而努力奋斗了。

自从我变成一个落教的老倌和合

格的会计后，我就颇受会计主任

的赏识了。有一回，会计主任叫我
去了。寒暄几句之后，就提出一个
问题。他说：“想必你是一个明白

人，我们都是靠的局长这棵大树，

才好歇凉。局长现在也有困难，你

我该不该支持他？”

我虽然还没有听出一个眉目，

也不能不装着我是一个“明白人”，

表示局长的事我们一定要支持。于

是会计主任就要我想办法“编”几千

块钱出来贡献给局长。我真是费尽
心机，才在报销中挤出几千元钱，按

时送到会计主任那里去了。会计主

任大加赞赏，从此我就参加到局长

和会计主任的核心里去了。

有一天早晨，我才上班，会计主

任忽然叫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去。我
去了以后，让座、递烟，泡茶，并称呼

我为王先生，对我特别客气。会计主

任说：“王先生，有人请你任会计

主任来了。这个裕民粮食公司其

实就是我们的局长担任总经理，

不过招牌上不是他。局长的后台

就是重庆的粮食部长，这个公司

是部长出的资本，可以说部长就
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

过了几天，我就在裕民粮食公

司上任了。这个公司业务很简单，粮

食局通过政府征实征购，从老百姓

那里刮来的粮食，都变成公司的本

钱。用这么大的本钱投到粮食市场

上去，就完全可以垄断和操纵市场

了。且说有一天，会计主任来找我，

对我说：“这一年算是财神爷照顾我
们，赚了不少钱，但是光掌握一些票

子，还不是办法，粮食公司还得掌握
大量实实在在的粮食在手里，才算

脚踏实地，不怕风浪。他在我的耳根
叽叽咕咕说了一会儿。其实很简单，

就是两个字：海损——— 要我在“海

损”上做文章。

我们那个县靠大江，是粮食集

散的码头，从那里去重庆的水路

上有不少险滩，每年都要撞沉许

多只米船。这就是“海损”。裕民公

司可以把粮食事先扣下，往船上

装少量粮食袋，其余都是假粮食
袋子。反正船已经沉了，报一个海

损事故，公家蚀了几千担粮食就
是了。

报销记(1) 最新做账技术

过了霜降，河岸旁的茅草开始日

渐变白，从叶尖一直深入根茎，终于像
极了老头儿的发茬，在秋风中矗立着，

淡然不惊。

关于岁月，关于故事，本就有太多

矫饰，怕就怕，她静声如默，像不羁的

风，抑或游荡的云，原在遥遥之外，却

忽一日近在眼前，惊恐也罢，平静也
罢，都无济于事，大抵已经如此了，悄

然而至，留下惊愕如木的你。

小时候，我背着手，随在爷爷的身

后，像个小人影儿。老头儿的嘴里塞着
一根一尺长的烟袋，吧嗒吧嗒，烟锅烫

灼着捣碎的烟叶发出滋滋的细微声，

飘出薄到透明蓝色的烟儿，有一种诡

异的味道，强烈而持久。那些夏日里烟

草张开宽大叶子蓄积的光和热似乎在

一刻间迸发、逃逸，并在空气里张牙舞

爪。田埂上有小小的圆洞，是花皮蜥蜴

的巢儿，这是一种小到可怜的动物，早
上太阳的还隔着雾霭，它便稳稳的休

憩着，直到光热足以温暖它酥软冰

冷的四肢，才会快如闪电般窜逃。我

捉到一只，捏在两只手指间，上下翻

看着，从花色的细鳞，到雪白的肚

皮，它万分惊恐，又不敢声张。拔出
一根草茎儿，从爷爷的烟锅里粘走

一丁点儿黑色的烟垢(尼古丁含量

极高)，在蜥蜴的小如针眼的鼻孔旁
蹭了一下，放手，花皮蜥蜴却如同魔

障了一样，怔怔的不走，还不知所措
的乱舞起来，头昂着，四只脚没有节

律的乱成一片，不停在原地打着转

转，只到精疲力竭。这时我捡起苦命

的蜥蜴，采摘一种苦菜叶子撕裂后

白如牛乳似的的汁液，涂在它的鼻

翼，它慢慢清醒过来，眼眶慢慢得渗
出眼泪，手脚开始变得灵活，从你还

未闭合的手缝间一跃而窜，惊魂未

定地走了。

这是儿时的游戏，留在记忆里慢

慢风干，渐渐变得不可辨寻。爷爷死

了，坟前的一株小树无人照料，却在不

经意间长高，恍然间荣枯十年轮回。看

着霜草染白的河流，从一个看不见

的源头流向另一个未知的茫然，忽

然间流下眼泪，犹如脑海里那只惊
然一梦的蜥蜴。生命无论是沉迷还

是醒着，都未可捉摸，我们不是主

宰，只是如同高粱一样站立着，四季

轮回，饱满的记忆。

空隙
文/庞海涛

老总爱好多
文/何礼仁

前一段时间表哥到我家玩，脚上穿了一双很酷很

靓的运动跑鞋。我打趣地说：”你穿上这双鞋充满了活

力，人也显得更年轻了。”表哥笑着说：“实不相瞒，这
双鞋是单位发的。”原来表哥单位新上任了一位老总，

老总爱好广泛，也喜欢在单位组织活动。上周老总在
单位组织了一场长跑比赛，参赛的员工一上赛场，每

人发一双阿迪达斯跑鞋，等比赛结束后，这双鞋子就
归参赛者所有了。

那天我去看望舅舅，表哥也在家，他正在摆弄着
一副崭新的网球拍。看那球拍质地是钛合金的，做工

精细，价格应该不便宜。我问表哥买这副球拍用了多

少钱，表哥说得意地说：“我们老总喜欢打网球，单位

刚举办了一场员工网球对抗赛，老总挥拍上阵，玩得

很尽兴。比赛结束后老总大手一挥，发给每个员工一

副网球拍。”

过了两个月，我在路上遇到了表哥，他双手抱着

一个足球正往家里走。表哥说：“我刚参加了单位举办

了一场足球赛，老总也披挂上阵，司职前锋。为鼓励我

们多踢球，踢好球，老总让行政科给每个员工发一个

足球带回去。”我羡慕不已。表哥带着无限憧憬的表情

说：“据说最近老总又爱上了飙车，我们现在最关心的

是老总什么时候在单位组织一场汽车拉力赛。”

到了医院看完叶子，左脚正踏

出病房的时候，叶子突然说了一

句：“下次来的时候带束百合，这里

头一股来苏水味儿，都快被熏死

了。”下班之后我先去了趟花卉市
场。买了百合，我这辈子还没给谁

送过花呢。

推开病房门。我靠！全是美女！除
了叶子、小玉之外，还有四个女孩。

“还真带了百合来啊？哦，来介

绍一下，”她接过我手里的花，指着
那几个女孩说，“小玉你认识，这是

忆婷、小云、青青、雪儿……这是我

朋友——— 李海涛。”

忆婷——— 四川女孩，25岁，20

世纪90年代算很早一批到海南淘

金的小姐，后来跟“北上大军”到了

北京，性感的外形、丰富的经验让

她在这一行里如鱼得水，属于绝对

性感型。

小云——— 天津女孩，20岁，小脸

大眼，气质冷艳，属于绝对好身材。

青青——— 江南女孩，21岁，个
子不高，胸围70D，小圆脸儿，大眼

睛，属于小巧玲珑型。

雪儿——— 大连女孩，身高173

公分，皮肤雪白，年龄最小，刚满
17岁，小卷毛头，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美女，属于绝对洋气型。

小玉——— 东北女孩，23岁，金

黄色头发，细眉细眼，有点骨感，

行为张扬大胆，属于绝对骚货型。

“呵呵，美女们好美女们好……”

所谓三个女人一台戏，更何况

是五个女人一起说话。

后来我就跟领队似的，带了五

个美女去医院附近的饭馆吃饭。

手机响。张博让我找小姐去坐
台，我把小云带去了。忽然想，不知

道叶子在坐台的时候怎样跟客人

周旋呢？这么一想心情就坏起来，

喝了不少，喝得人事不省。

结果第二天起来在小玉家里！

小玉背着身躺在我身边，除了肚子
上搭了条薄被，什么都没穿。走出

洗手间，想了想，从钱包里点了
3000块钱放在客厅的茶几上。我不

想以后跟她扯上什么关系。

小玉揉着眼睛从卧室里出

来，看到了我放在桌子上的钱。有

那么五秒钟吧，她盯着我的眼睛，

然后她嘴角上便挂了笑。“我不

要，真的！”她说，“你太小看我

了，如果我是为了挣钱，我会在你

清醒的情况下跟你说好的，明白

吗？”

她让我下午3点半的时候过
去接她，一起去接叶子。我想了很

久，最后决定不去。

电话铃声一阵紧催着一阵。

原来是张博让我去跟我那帮哥们

玩梭哈。

第二天下班以后，我去银行

取了一万块钱，然后去了顺峰海
鲜。一进门，看见了雪儿。听说叶
子一会要过来，我去了洗手间把

来之前取的那一万块钱拿出来，

然后约莫着从中间劈了一半儿，

让雪儿交给叶子。

手机响了，是叶子！她说：

“李海涛，你知道吗？昨天小玉没

上班，在我家陪了我一宿，她一晚

上说了很多次你的名字，她喜欢你。

我们这些女孩，喜欢一个人真的不容

易，你……尽量别伤她，还有，我们的

事儿我没告诉她，我希望你也不要
提……我过几天去新加坡……”

“李海涛，随你怎么想，但我们

是不可能的。小玉既然喜欢你，我

就不想再搅这趟浑水。我告诉你，

你听好——— 我是做婊子的，我不想

立牌坊！……你还是拿我当‘钻石

人间’的小姐，别拿我当……当回

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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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从图书馆回宿舍依旧九点多了，星月隐没，寒
风侵面，我把自己紧紧地蜷缩在衣服和背包的裹挟中。

出馆的时候正好遇见邻班的一位同学，平常只是面熟，

彼此都未曾促膝的聊过。

走到门口时，他被我落在了后面，我本想一人独自
回去。他却快步走到我跟前直率的说：“你驼背，驼得相

当厉害。”我一直以来就忌讳别人当面指出我的缺陷，和
我熟悉的同学从来不和我提及驼背的事情，眼前这个似

曾相识但未曾相知的同学却当面指了出来，令我一时难

以接受。“你试试把腰直起来，别把头埋在地上。”他又关
切地跟我说。我感觉他没有恶意，就淡淡地说：“从小就

这样，习惯了。”“你得改掉这个坏习惯，要不然颈椎、腰椎
几十年后会缠上你的。”他有些声色俱厉了。说实话我从

未见过这样较真的人。“这样，你让背和背包之间留出一
定的空隙，背就挺直了。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改过来的，你

试试。”他背着背包做示范。

他说的没错，果然直了许多，但是腰和颈酸得难受。

“你得坚持，要不一事无成。”我被说的面膛发红，但事实

如此，他说的对，我照做了。

回到宿舍，我回想着“背包与背之间的空隙”这句

话。如果人人之间在交往中都能留一些“空隙”，而不是

遮遮掩掩，相信都会交到更多的真心朋友。

父亲六十四岁，他来城里没住几

天就感觉不如在老家生活得自在有

趣，在老家父亲可以和邻居们打牌
聊天，到了城里整栋楼都是关门闭

户的，我们一上班家里就剩父亲一
个人，他平时电视也很少看，日子过

得了无趣味。

前些天我们社区举办“邻里一
家亲”活动，物业公司特意请来了戏
班子。父亲是个戏迷，在老家时不但

喜欢看戏，有时候自己还粉墨登场

过过戏瘾。听了这个消息父亲非常

兴奋，在他眼里似乎戏班子只有农
村才有，能在城里看戏是他梦寐以
求的事情。

那天太阳刚落山，戏班子就到

了我们社区，他们搭台、布置灯光、

准备行头，忙得不亦乐乎。台子前的

人也越聚越多，我后悔没带椅子来，

只有站着陪父亲看戏了，父亲并没

有责怪我，还说以前在家乡的打谷

场看戏都是站着看的，已经习惯了。

戏班子虽然谈不上很专业，但

行头却还齐备，演员也很卖力，一板

一眼还像那么回事。我不太懂戏，戏
里唱的是什么，我也听不出所以然

来，但父亲却看得很投入，时而踮着

脚尖，时而跟着台上的演员哼唱，看

到精彩的地方还忍不住大声喝彩。

因为戏里的台词和唱腔全是地道的

父亲家乡的方言，父亲感到分外亲
切，看他开心的样子，我也受到了感

染，禁不住和父亲一起笑、一起谈

戏。父亲不但给我讲台上演出的《打

金枝》的剧情，还从这部戏里的故事

出发，谈起了协调家庭矛盾、处理人

际关系的方法。我怕父亲累着了，问

他要不要我回家拿张椅子，父亲豪
迈地说：“想当初我在老家看戏时，

连站三场都不累，这算什么？”

于是我一直陪着父亲站着看完

《打金枝》，父亲依然兴趣不减，我们

又一起看了《花木兰》，直到整场戏
演完，父亲才觉得腿有些发麻，但他

脸上却毫无倦意。父亲在回家的路

上高兴地说：“这么多年都没看过这

么好的戏了！”

阴冷的秋风吹拂在父亲的脸上，

他依然沉醉在戏里，没有一丝寒意。

父亲是个对生活没有太大奢望的

人，从来不要求我们为他做些什么，

说真的，父亲很容易满足，一场戏都

能让他如此快乐，今后我一定要多

陪他看看戏，让他多享受一份快乐。


